
女
人
有
婚
外
情
，
大
多
會
導

致
離
婚
。
但
女
人
離
婚
，
卻
未
必

因
為
婚
外
情
。

我
有
幾
個
女
同
學
，
都
是
四

十
歲
上
下
離
婚
的
，
都
與
婚
外
情

無
關
。四

十
歲
的
女
人
，
有
一
定
學

識
，
有
工
作
能
力
，
有
若
干
積
蓄
，
自
己
和
丈
夫
都
沒

有
第
三
者
︱
︱
像
這
樣
的
女
人
下
堂
求
去
者
愈
來
愈
多

，
都
只
為
對
婚
姻
失
望
，
對
男
人
失
望
。

女
人
年
紀
愈
大
，
對
男
人
的
要
求
愈
高
。
別
以
為

女
人
會
因
年
華
老
去
便
會
忍
氣
吞
聲
，
要
是
丈
夫
不
思

長
進
，
自
己
又
不
願
湊
合
，
離
婚
就
成
了
唯
一
選
擇
。

男
人
三
十
而
立
，
對
於
女
人
，
獨
立
卻
通
常
要
等
到
四

十
。
而
女
人
的
獨
立
，
意
義
不
是
經
濟
上
的
，
而
是
心

靈
上
和
感
情
上
的
。

女
人
進
入
青
春
期
後
，
體
內
雌
激
素
迅
速
增
加
分

泌
，
而
雌
激
素
似
乎
只
會
幫
助
乳
房
和
卵
巢
發
育
，
卻

窒
礙
了
大
腦
發
育
。

全
身
充
滿
雌
激
素
的
女
人
，
像
發
情
的
貓
，
一
心

只
想
着
戀
愛
結
婚
。
老
前
輩
們
也
許
會
忠
告
她
們
，
勿

對
愛
情
和
婚
姻
抱
太
多
幻
想
，
也
許
還
會
引
述
許
多
真

實
的
婚
姻
失
敗
例
子
。
可
是
，
正
在
發
情
的
少
女
一
點

也
聽
不
進
去
，
她
會
說
，
那
只
是
你
們
運
氣
不
好
；
她

也
會
說
，
或
者
你
們
說
得
對
，
但
女
人
好
歹
總
得
嫁
一

次
…
…

八十年代的法國運動文化，產生一個新名
詞叫 「跑酷」（parcourir），直譯就是 「自由
跑步」。不是普通跑步，而是把城市當作一個
大訓練場，一切圍牆和屋頂都可以迅速攀爬穿
越。我們小時候追趕巴士，單手搭着路邊鐵欄
跨過去直接快速接着跑，就是其中一個動作。

本世紀初，跑酷在英國開始流行，發展到
今天，已經是極具視聽之娛的街頭運動藝術。
跑酷的創辦人大衛貝利，小時候喜歡在學校屋
頂跑跑跳跳。每個小孩都喜歡跑跳，他卻和玩
伴們認真研究，探索激發人類潛能到極限，創
製出各式動作，譬如前空翻，後空翻，側空翻
，撞牆壁翻轉，猩猩跳，貓爬和翻滾飛撲，蹬
壁跳遠，鑽欄杆等。

這些年輕人平常不斷在室內訓練館，加強
自己的腰腿臂膀的肌力，平衡力和反應能力，
還有整體的協調力。更重要是克服恐懼心理，
愈緊張，愈難在千鈞一髮中準確判斷，愈容易
受傷。

他們還發展出一套陰陽哲學：流暢和利落
的動作就是 「陰」，手腳撞擊實物借力打力就
是 「陽」，在各種障礙中疾走時，有如流水行
雲，優雅而自然。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在耍功夫
玩特技，也不是普通街頭嬉戲，更不是表演電
視騷，而是學習如何正確生活。

生命本身就充滿危險，但無論是牆、鐵窗
、柵欄、樹木、岩石、汽車或壕溝，決不應被
障礙。與其逃避，不如面對。他們的哲學理論
是提升自己的能耐，正確控制危險，並把它減
到最低。

我忽然想起漫畫《風
雲》裡面那個風神腿聶風
，這兒卻有現代版，在城
市叢林中橫衝直撞，闖蕩
江湖，過了一個難關又一
關。

有
位
朋
友

，
他
住
半
山
，

不
是
慈
雲
山
半

山
或
何
文
田
半

山
，
是
真
正
的

港
島
半
山
。
他

地
位
不
算
顯
赫

，
在
某
頗
有
影
響
力
的
大
公
司
當
中

高
層
主
管
。
他
有
點
餘
錢
，
不
算
十

分
多
，
大
概
幾
百
萬
吧
，
部
分
買
了

迷
債
。年

初
時
迷
你
債
券
爆
煲
，
他
憂

心
忡
忡
，
大
夥
兒
才
知
道
他
大
手
投

資
迷
債
，
但
轉
眼
間
，
他
已
經
笑
騎

騎
，
有
如
中
了
六
合
彩
。
他
謂
，
那
天
打
電
話
給
銀
行

，
投
訴
迷
債
事
宜
，
怎
料
還
未
說
幾
句
，
銀
行
職
員
查

了
他
的
資
料
，
一
日
之
間
，
已
經
答
允
他
，
迷
債
之
投

資
，
百
分
百
全
數
退
還
。
這
位
仁
兄
還
說
：
﹁是
銀
行

主
動
提
出
百
分
百
賠
償
，
嘻
嘻
！
﹂
那
時
候
，
股
市
跌

了
五
成
，
迷
債
苦
主
還
在
開
始
組
織
請
願
，
那
銀
行
竟

然
全
數
退
款
，
他
真
的
笑
不
攏
嘴
。

大
夥
兒
猜
度
，
為
何
銀
行
如
此
慷
慨
？
事
情
應
該

很
簡
單
，
因
為
他
是
大
主
顧
，
他
有
錢
、
有
權
。

在
這
個
以
錢
來
衡
量
成
功
、
以
住
所
地
區
來
衡
量

身
份
地
位
的
社
會
，
每
個
人
都
勢
利
眼
，
我
們
能
怪
誰

？
大
家
去
銀
行
提
款
，
見
到
阿
婆
阿
公
排
長
龍
，
存
款

投
資
過
百
萬
的
，
則
有
專
人
殷
勤
地
噓
寒
問
暖
優
先
處

理
，
這
就
是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階
級
分
野
。

有
權
有
錢
的
人
優
先
獲
得
迷
債
賠
償
，
反
映
社
會

常
態
。
權
貴
們
也
許
不
想
有
特
權
，
但
識
時
務
的
有
識

之
士
眼
睛
是
雪
亮
的
，
特
權
會
自
動
奉
上
，
擋
也
擋
不

住
，
這
就
是
權
力
與
金
錢
可
愛
之
處
。

專
欄
人
最
饒
舌
不
過
。

曾
經
愛
讀
過
的
一
位
專
欄
朋
友
，
由
八
十
年
代

認
識
，
一
直
饒
舌
到
今
天
，
近
三
十
年
的
饒
舌
史
，

卻
說
着
同
一
的
主
題
，
叫
讀
的
累
到
不
得
了
，
最
後

，
再
無
期
望
，
默
默
地
對
看
他
的
饒
舌
物
說
一
聲
：

再
見
了
。
話
雖
如
此
，
我
之
經
驗
他
人
未
必
有
此
感

受
，
對
方
總
有
擁
護
者
，
他
的
饒
舌
仍
有
市
場
，
我

不
是
讀
者
，
他
仍
有
他
的
讀
者
加
入
，
何
奇
之
有
。

原
來
初
期
的
饒
舌
，
單
寫
所
見
所
聞
足
矣
，
陳

其
表
面
，
亦
足
以
叫
人
有
感
，
如
此
饒
舌
，
讀
者
受

之
，
直
到
一
段
長
時
間
，
表
面
化
不
停
延
續
下
去
，

深
層
解
剖
欠
缺
，
且
喋
喋
不
休
的
饒
舌
話
題
不
斷
重

複
，
是
知
更
鳥
兒
那
個
調
︱
︱
此
稿
饒
舌
，
已
經
變

成
無
新
意
的
嚕
囌
，
自
己
其
實
最
為
清
楚
，
還
不
中

斷
發
聲
為
何
？

唉
，
人
生
如
夢
，
最
後
總
要
為
人
所
棄
，
或
叫

自
己
的
讀
者
水
平
下
移
，
移
至
最
終
與
君
絕
。

不
是
要
一
個
專
欄
人
改
變
饒
舌
的
模
式
，
吾
等

販
文
區
文
販
，
有
一
個
饒
舌
的
模
式
是
有
必
要
的
，

這
是
你
的
賣
點
、
你
的
風
格
、
你

的
專
長
。
我
們
曾
經
努
力
摸
索
和

總
結
，
才
懂
得
作
出
這
樣
的
饒
舌

，
饒
舌
無
罪
，
只
因
饒
舌
者
不
求

進
步
、
不
求
又
日
新
，
日
退
夜
退
，

饒
舌
的
智
慧
經
已
蕩
然
無
存
矣
。

叫
人
累
的
饒
舌

黃
子
程

讀
報
章
副
刊

的
文
章
，
有
提
到

青
山
禪
院
這
所
香

港
古
剎
，
作
者
說

，
古
剎
半
山
進
口

有
座
小
牌
門
，
上

書
﹁香
海
名
山
﹂
四
字
，
是
當
時
港

督
金
文
泰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題
的
。

金
文
泰
是
香
港
歷
史
上
有
名
熱

愛
中
國
文
化
的
港
督
，
殖
民
地
官
員

中
的
﹁中
國
通
﹂
，
據
悉
他
懂
廣
東

話
，
又
能
讀
中
文
，
早
期
在
香
港
當

高
官
期
間
，
全
力
支
持
成
立
香
港
大

學
。
他
後
來
調
職
英
屬
圭
亞
拿
，
到

一
九
二
五
年
才
調
回
香
港
出
任
港
督

職
務
，
任
港
督
期
間
推
動
香
港
大
學

設
立
中
文
系
，
聘
請
前
清
遺
老
賴
際
熙
與
區
大
典
兩

位
翰
林
教
授
經
典
。

魯
迅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曾
南
下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任

教
，
期
間
應
邀
來
香
港
演
講
，
曾
受
過
維
護
舊
文
化

的
遺
老
攻
擊
，
他
把
這
段
遭
遇
寫
了
一
篇
雜
文
《
略

談
香
港
（
1
）
》
；
發
表
在
《
語
絲
》
周
刊
，
後
收
入

《
而
已
集
》
內
。

魯
迅
文
章
中
提
及
有
位
﹁金
制
軍
﹂
的
演
辭
，

﹁制
軍
﹂
是
清
代
對
總
督
的
稱
呼
，
是
金
文
泰
的
演

講
了
，
內
容
主
要
是
呼
籲
香
港
大
學
成
立
﹁漢
文
系

﹂
，
目
的
在
弘
揚
中
華
傳
統
國
粹
。
演
辭
以
廣
東
話

寫
出
，
在
《
循
環
報
》
上
刊
登
，
被
魯
迅
拿
來
諷
刺

一
番
。
文
章
列
引
成
語
不
少
，
當
然
不
可
能
是
﹁金

制
軍
﹂
的
文
筆
，
正
如
青
山
牌
門
上
的
題
字
，
怎
會

沒
有
手
下
眾
幫
閒
食
客
代
筆
。

女
人
四
十
而
立

李
若
梅

朋
友
告
訴
我
：
他
用
電
飯
煲
煮
飯
數
十
年
，
最
近
又

回
復
用
瓦
煲
。
他
說
瓦
煲
煮
的
飯
特
別
香
，
吃
過
﹁煲
仔

飯
﹂
的
人
都
知
道
。
他
說
用
瓦
煲
煮
飯
有
飯
焦
，
可
以
做

鍋
巴
，
很
香
。
他
說
用
瓦
煲
煮
飯
，
看
火
不
是
問
題
，
掌

握
了
飯
熟
的
時
間
，
依
時
熄
火
便
是
。

又
有
朋
友
告
訴
我
：
最
近
他
收
到
朋
友
的
信
，
不
是

電
郵
，
是
真
信
。
有
異
地
的
郵
票
和
郵
戳
。
看
到
朋
友
的

筆
跡
，
那
感
覺
很
不
同
。
想
到
這
封
信
要
通
過
交
通
工
具

，
遠
越
重
洋
，
經
過
幾
重
人
才
，
才
來
到
自
己
手
上
，
就

覺
得
特
別
珍
貴
。
於
是
他
也
捨
電
郵
不
用
，
回
了
一
封
手

寫
的
信
，
還
是
用
毛
筆
寫
的
。
他
相
信
朋
友
收
到
後
也
會

分
外
喜
悅
。
反
正
大
家
通
信
並
沒
有
什
麼
急
事
，
並
沒
有

必
要
即
傳
即
到
。
何
況
信
封
裡
還
可
以
附
寄
一
片
玫
瑰
花

瓣
或
一
塊
剛
轉
紅
的
楓
葉
。

我
也
告
訴
朋
友
，
最
近
我
寫
信
寫
稿
不
用
圓
珠
筆
或

針
筆
了
。
我
放
棄
了
用
完
即
棄
的
筆
，
找
出
鋼
筆
和
墨
水

瓶
來
，
蘸
着
墨
水
寫
，
蘸
兩
次
可
以
寫
五
百
字
，
一
點
也

不
麻
煩
。
用
鋼
筆
比
用
圓
珠
筆
節
省
，
寫
出
來
的
字
有
粗

細
變
化
，
好
看
。

最
近
加
華
作
協
的
代
表
帶
了
一
批
作
家
手
稿
送
交
北

京
文
學
館
收
藏
，
我
也
有
份
，
可
惜
不
是
墨
水
筆
寫
的
，

否
則
會
比
較
耐
看
。

朋友一天到晚旅行
，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
。有一天通電話，她竟
問我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不是沒有地方介紹她
，而是她說起曾經去過
的地方，大都不以為然
：俄羅斯有什麼好？那
麼窮。紐約有什麼好？
那麼髒亂。桂林山水？
一點都不好看！麗江？
也沒什麼看頭。我告訴
她，這地球上，許多風
景是類似或雷同的。你
即使去了，也覺得相近
。或許，你現在只有一
個地方可去，那就是去
看北極光。

我跟這位朋友觀感恰恰相反。那年
去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感覺真好，至今
回味。說來是十多年前了，沒錯，俄羅
斯當年的確很窮。在飯店吃飯，服務生
悄悄走到你身邊問：買不買魚子醬？但
是啊，一踏上俄羅斯的土地，那種很深
的沉鬱感馬上包圍過來，揮之不去。你
很快明白，只有在這塊深沉的土地上，
才能孕育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這樣的作家，也才能誕生像普希金這樣
的詩人，還有畫家列賓，作曲家柴可夫
斯基……雖然窮，你知道這個民族是有
底氣的，是有內涵的。

雖然當年經濟不好，但街頭看到的
俄羅斯人，不管老少都穿戴整齊，見不
到衣衫襤褸者。令我印象極深的是俄羅
斯少女非常美。她們不像歐美少女那樣
陽光，反而有點憂
鬱。我覺得更加有
風采也更加動人，
就是我心目中的娜
塔莎、安娜．卡列
尼娜。

城市疾走
葉特生

名人的題字
關 平

北
極
光
和
俄
羅
斯

舒

非

回復本原
阿 濃

我
的
學
生
說
學
中
文
真
難
。
他
說
，
如
果
兩
個

球
隊
比
賽
，
A
隊
打
贏
了
B
隊
，
是
A
隊
勝
利
了
；

A
隊
打
敗
了
B
隊
，
還
是
A
隊
勝
利
了
。
打
贏
和
打

敗
應
該
相
反
，
怎
麼
成
了
同
義
詞
呢
？
我
沒
有
直
接

回
答
他
的
問
題
，
而
是
另
外
給
他
舉
了
個
例
子
。
我

說
：
﹁也
有
簡
單
明
白
的
說
法
。
如
果
說
，
A
隊
打

贏
了
，
那
是
A
隊
勝
利
了
。
如
果
說
，
A
隊
打
敗
了

，
那
是
A
隊
輸
掉
了
。
﹂
學
生
聽
了
苦
笑
，
藍
眼
睛
流
出
一
串
問
號
。
我

說
：
﹁背
句
型
，
背
熟
，
重
複
使
用
，
它
們
就
成
你
的
了
。
﹂

讀
書
的
時
候
，
我
討
厭
背
書
，
覺
得
沒
用
。
雖
然
這
樣
還
是
背
了
許

多
，
因
為
不
背
考
試
就
及
不
了
格
，
搞
不
好
要
留
級
。
留
級
要
重
讀
一
切

，
不
如
背
書
吧
。
後
來
不
但
漸
漸
體
會
出
背
書
的
好
處
，
而
且
真
正
感
到

書
到
用
時
方
恨
少
，
恨
背
的
太
少
。

不
要
說
我
的
洋
學
生
，
中
國
字
對
我
們
老
中
也
是
問
題
多
多
。
那
是

很
多
年
前
，
在
布
拉
格
一
家
麥
當
勞
裡
面
喝
咖
啡
，
文
學
評
論
家
齊
邦
媛

教
授
講
起
小
時
候
讀
水
滸
，
弄
不
清
書
裡
面
那
些
﹁鳥
﹂
字
是
什
麼
意
思

，
就
問
他
哥
哥
。
他
哥
哥
訓
了
她
一
頓
，
說
女
孩
子
家
不
該
講
這
個
字
。

余
光
中
老
師
聽
了
齊
教
授
的
叙
述
就
接
着
說
：
﹁那
個
字
不
讀
鳥
，
是

D
-
I-

A
O

的
第
三
聲
。
﹂
然
後
他
像
教
課
那
樣
認
真
地
讀
出
來
。
我
正
在

喝
的
咖
啡
也
全
跟
隨
他
一
本
正
經
的
發
音
噴
了
出
來
。

關
於
鳥
的
對
話

王

渝

權貴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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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洲 黃家樑

開放日 徐振邦

上了人生的一課
浸大國際學院 副學士（旅遊及款待業管理）應屆畢業生 董絨鴿

香港範圍內有兩個 「平洲」，一個位處香港海域
最東北的地方，地圖上寫作 「平洲」，人稱 「東平洲
」，以區別位於大嶼山以東的坪洲。

坪洲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古稱平洲。該小島的
命名，據說是因為地勢較為平坦，人們便以 「平」字
作為島名，清代《廣東通志》的地圖內也有記述平洲

這地方。平洲的歷史非常悠久，據說唐宋時期已有人在島上居住，此地在
清朝更發展為一條小漁村，大量漁民定居於此。島上永安街有一間建於嘉
慶三年的天后廟，天后娘娘是南方漁民信奉的守護神，天后廟的建立可說
是當地漁業發展的歷史見證。

鴉片戰爭後，清廷為加強海上防衛，更在島上設立營汛，派兵在此駐
守。島上還有一塊著名的古碑，此碑刻於清朝道光十五年，有近二百年歷
史，名為 「奉禁封船碑」。原來當時海盜為患，鄰近的大鵬營水師經常要
出海緝捕，並徵用當地漁民船隻，令漁民無法出海作業，影響生計。於是
，島民聯名上書，得新安縣官府允諾嚴禁水師封船，並勒石為記，此碑便
成為了坪洲歷史上的另一見證。

除漁業以外，小島的經濟隨時間日漸發展，工商業也有一定規模。島
上的市集有不少商舖，當中不少為廣州遠道而來的商人經營，為鄰近島嶼
的居民提供交換物資的場所。工業方面，當時島上更有多間灰窰作坊，工
人出海撈取珊瑚、蠔殼及蜆殼等作燒灰用，後來更有商家在此設廠生產，
至二十世紀中期而不衰，坪洲的灰窰工業在香港工業史實佔有一席之地。

拖着沉重的身軀回到家來，把門輕輕推開，
一幅書法畫映入眼簾，平日的我，只會以這幅畫
作一個依靠，把鞋子脫下就跑進我的房間，活在
自己的小世界裡。不知怎的，今天它卻把我吸引
着，於是，我靜靜的坐下來，細味着這幅書法
畫。

它是我爸爸最愛的一幅畫，是我爺爺留下來
的，掛在家中已多年，可說是傳家之寶，它的年
齡比我還要大。從小到大，爸爸一有空餘時間就
會坐在扶手椅上，望着這幅畫，然後來一杯熱騰
騰，呈黑褐色的普洱，一邊賞畫，一邊品茗。但
我從不了解他的享受，只是今天身體太累，偶然
下，竟想嘗試一番爸爸的感受。

眼睛凝望着這幅長長的掛畫，畫中只有三分
之一的部分着了墨，而且放置在最低，中間和最
上的部分都是純白的，而透過玻璃也正好在純白
的部分看到自己的影子，看上去感覺很有趣而且
很舒服，很久沒看過一片白色。

曾經聽過有一種書法喜歡留多一些
空白的地方，讓賞畫的人有聯想的空間
，不受約束。的確，這樣令人很舒適，
我欣賞這書法。或許很多事情也該留一
些空白，人生不能盡如人意，看開點會
更值得欣賞，故事的結局不需填寫，停
留在高潮，讓他人擁有自己喜歡的結局
又有何不可？

朋友之間，由白色開始，直到出現
彩虹的色彩，到最後卻可能以黑色作終結，這時
候，或許很多人會希望回到最初，把白色及彩虹
永遠留下。但對於我，我會希望從沒遇上彩虹的
美，永遠在白處徘徊，也未嘗不是一件樂事，至
少我不會失去。

人隨歲月而成長，閱畢了萬卷書，直至投身
社會，才發現很多東西是老師不曾教授的。爭名
逐利，人際關係，因為從來沒有一本教科書寫出
它的原理和公式，於是我們就用已有的知識尋找
解決辦法，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原來有些事情
是不能用科學的頭腦，歷史的分析技巧來解決。
這時才知曉無知的珍貴，留白的優美。 「賢的是
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人總認為七彩繽紛是快樂的代表，但快樂不
應來自色彩，應來自色，假若心境能開朗，投射
在白色上的就是無限的自由與快樂，凡事知足常
樂，閑快活，把白留。

人生本應留白！

留白
香港培道中學 中五 李曉霖

大家好！我是一隻富貴貓，住在寶馬山頂
上的一幢別墅，有兩層高，我和我的主人的房
間在二樓。我是一隻波斯貓，眼睛圓圓、鼻子
小小、嘴唇薄得像一條繩，長得十分英俊。哦
！對不起，我差點不記得介紹自己，我叫大喵
喵，大家可以叫我喵哥。

我天天都很忙，疲累到極。我每天都與鄰
家的貓兒小美談談天、說說地，大都是關於我
家主人的好笑史。我最喜愛玩的玩具是毛毛球
。毛毛球十分軟，很難控制那球，所以我便可
以一邊玩耍，一邊減肥。無聊時，我會瘋狂地
追着自己的尾巴玩弄！我也是一隻愛整潔的貓
，每天我都會清洗身體。要約見小美的話，我
更會用噴髮劑，表現自己最潮的一面。

你們知道我的主人名字叫什麼？他叫小明
。今年十四歲，現讀聖保斯中學，成績也不錯
。他身高一點七八厘米，樣子像劉德華，迷倒
不少美少女，可是他以學業為先。記得有一天
，他告訴我他看上了班裡的一位女同學，名叫
梅子。雖然我不知她外表怎樣，但應該還是不
錯吧。

我不是白食白住的，我的強項是捉老鼠，主人回家時，我會
在門口迎接他，早上我還會做他的「貓肉鬧鐘」，準時叫他起床。

記得有一次，我和主人在家裡一起玩飛碟，不小心打破了他
母親最喜愛的花瓶，幸好，我沒有被怪責，但小明就慘了！

我很喜歡小明，小明也喜歡我。希望小明學業進步，成功結
識梅子。

大部分的法定古蹟都會開放給市民參觀，但由於
部分古蹟屬私人地方，或仍是辦公大樓，所以，並不
方便對外開放。

不過，為了讓市民對法定古蹟有清楚的了解，部
分不對外開放的政府辦公大樓，會定期舉行開放日。
市民只要在特定的時間內，到有關古蹟進行活動，就

可以目睹古蹟的真面目。由於這些被列入法定古蹟的辦公大樓，往往予人
一種神秘感，使每次的開放日，都會吸引大批市民內進參觀。

每年都會定期舉行開放日的政府辦公大樓有不少，包括：禮賓府、立
法會大樓、天文台等。

推介活動：一年一度的立法會大樓開放日已定於 2009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六）開放給市民參觀。市民在參觀這座歷史建築物之餘，還可以認
識大樓內的會議廳、會議室、記者招待會室及宴會廳等地方。

我
是
一
隻
富
貴
貓

聖
保
羅
書
院
中
三
甲
班

陳
康
男

立
法
會
大
樓
開
放
日
的
情
景

今年暑假我參
加了學院舉辦的酒
店實習計劃，幸運
地被安排在港島區
一家酒店當實習生
。這是我第一份暑

期工，自獲取錄後，一直深感期待和興
奮。

面試後，我被分派往房務部實習。
房務部是酒店內十分重要的角色，當中

包括營運管理、安全及危機管理、人
事管理和培訓、洗衣房運作等管理工
作。

從事酒店行業，由低做起是很重要
的。作為房務員實習生的我，實習期間
的工作包括學習如何有系統地清潔房間
和整理房間的擺設，以符合酒店嚴格的
標準，除此之外，還需要學習相關的運
作和管理知識，例如進入客房服務的程
序、房間清潔的程序、鋪床技巧、收取

及送回洗熨衣物的程
序、酒店保安及個人
安全等，這些實際的
培訓經驗與課堂上學
到的管理知識相輔相
成，對我而言，實在
是既新鮮又難能可貴
的經驗。

除了業界知識之
外，暑期實習亦令我
體會到時間管理對酒
店行業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每天客人來去
匆匆，掌握好時間，
準時完成工作，才可

為顧客提供優良的服務。此外，在工作
中還令我培養和鍛煉了與別人相處和溝
通的技巧及團隊協作的能力；更重要的
是，實習讓我明白到，一件事情的成功
與否，是來自個人的工作態度。在實習
過程中，我曾受過批評也得到過讚揚，
就像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一樣，無可避免。

這份酒店實習的工作無疑令我上了
人生的一課，讓我明白了許多做人處事
的方式。我會提醒自己，當遇上挫折時
要冷靜分析、找出原因，檢討過後，嘗

試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再來，這樣的結果
將與之前的大不相同。實習的經驗還告
訴我，仔細思考是很重要的，遇到困難
時可從多方面去觀察和檢討，不要只想
一個方向。總括而言，這次實習令我留
下深刻印象，所得到的經驗對我的個人
成長和日後的工作發展有着莫大的幫
助。

（浸大副學士實戰學習篇‧旅遊機
構學生實習之經驗分享‧浸大副學士學
習分享系列完結篇）

◀
董
絨
鴿
（
前
排
中
）
與
其
他
實
習
學
員
及

房
務
部
員
工
相
處
融
洽

◀
董
絨
鴿
（
左
）
從
房
務
主

管
身
上
得
到
寶
貴
的
經
驗


